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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那
次
見
到
周
有
光
，
他
給
我
看
一
幀
他
與
夫
人

的
合
照
。

他
問
我
知
道
照
片
中
的
女
士
是
誰
嗎
？

我
答
道
：
周
太
太
。

他
問
，
你
知
道
周
太
太
是
誰
嗎
？

我
答
：
周
先
生
的
夫
人
。—

—

笑
！

他
也
笑
一
笑
。
他
說
：
周
太
太
是
張
允
和
，
是
張

氏
三
姊
妹
的
老
二
。

我
腦
海
中
倏
地
浮
現
葉
聖
陶
那
一
句
話
：

九
女
巷
的
四
個
才
女
，
誰
娶
到
了
都
會
幸
福
一
輩

子
。不

禁
暗
笑
，
周
老
肯
定
是
在
﹁
曬
幸
福
﹂。

周
老
見
我
神
色
呆
滯
，
反
應
不
大
。
他
大
抵
以
為

我
牛
皮
燈
籠—

—

點
極
不
明
。
又
說
道
：

﹁
你
知
道
沈
從
文
天
天
寫
情
信
給
張
兆
和
的
事
？
﹂

我
這
次
老
實
巴
兒
地
說
：

﹁
我
知
道
。
﹂

他
知
道
我
已
明
白
他
的
意
思
了
，
便
滿
意
地
似
笑
非
笑
地
點
了

點
頭
。

周
老
夫
人
張
允
和
女
士
，
雖
然
在
張
家
四
姊
妹
中
排
第
二
，
其

實
是
四
姊
妹
的
首
領
，
再
佻
達
伶
俐
不
過
了
。

其
餘
三
姊
妹
在
日
常
事
務
，
都
聽
從
老
二
的
指
揮
。

回
頭
一
想
，
周
老
真
不
簡
單
，
連
張
氏
四
姊
妹
的
首
領
也
追

到
。而

且
﹁
一
索
即
得
﹂，
不
必
像
沈
從
文
要
天
天
寫
情
信
，
還
一

度
被
老
三
張
兆
和
告
到
校
長
胡
適
那
裡
去
，
碰
了
一
鼻
子
灰
。
最

後
憑

死
心
不
息
、
屢
敗
屢
戰
的
精
神
，
才
終
於
贏
得
美
人
歸
。

至
於
另
一
個
大
才
女
張
充
和
，
詩
人
卞
之
琳
苦
苦
追
求
一
輩
子

也
無
功
而
返
。

難
怪
周
老
一
提
到
夫
人
，
便
有
一
種
躊
躇
滿
志
的
感
覺
。

周
老
迄
今
提
起
他
夫
人
的
事
，
仍
然
津
津
樂
道
。

無
他
，
套
張
允
和
的
話
，
當
她
的
手
被
他
抓
住
的
時
候
，
她
已

把
心
交
給
他
了
。

這
裡
邊
，
也
許
主
要
的
因
素
，
還
有
兩
個
人
的
性
格
很
開
朗
，

都
有
一
種
隨
遇
而
安
的
樂
天
性
格
。

無
巧
不
成
書
，
張
允
和
後
來
攻
讀
中
國
公
學
，
校
長
也
是
胡

適
，
是
一
所
要
求
嚴
格
的
學
校
。

再
深
了
解
一
層
，
周
老
的
愛
情
道
路
，
雖
然
較
沈
從
文
順
利
得

多
，
但
也
不
是
一
馬
平
川
的
。

話
說
張
允
和
十
六
歲
時
，
暑
假
裡
到
周
有
光
家
玩
才
認
識
了
周

有
光
。
那
時
他
在
大
學
裡
念
書
，
而
張
允
和
正
讀
初
中
三
年
級
。

那
個
年
頭
，
周
有
光
還
是
個
靦
腆
的
青
年
。
但
他
對
張
允
和
早

已
心
儀
神
馳
了
，
所
以
常
常
找
藉
口
去
看
她
，
希
望
能
夠
贏
得
她

的
芳
心
。

開
始
的
時
候
，
張
允
和
出
於
少
女
的
害
羞
，
總
是
躲

這
個
痴

情
的
男
孩
，
她
從
東
宿
舍
藏
到
西
宿
舍
，
還
吩
咐
管
理
員
說
張
小

姐
不
在
。

周
有
光
每
一
次
主
動
現
身
，
都
徒
勞
無
功
。

張
允
和
因
此
在
同
學
中
間
得
了
一
個
﹁
溫
柔
的
防
浪
石
堤
﹂
的

綽
號
。

周
有
光
終
於
把
握
了
一
次
機
會
，
邀
到
張
允
和
到
江
邊
散
步
。

周
有
光
是
有
備
而
來
的
。
這
是
初
次
約
會
，
周
有
光
做
足
準

備
。張

允
和
在
她
的
回
憶
文
章
說
，
她
眼
睛
一
瞄
，
心
想
：
這
個
人

真
壞
啊
，
拿
了
一
本
莎
士
比
亞
的
書
，
英
文
版
本
，
怕
我
不
懂
英

文
啊
。

這
本
書
上
面
寫

一
句
話
：
我
要
在
你
的
一
吻
中
來
洗
清
我
的

罪
惡
。

莎
士
比
亞
的
一
句
名
言
，
是
羅
密
歐
對
朱
麗
葉
說
的
。

這
次
見
面
，
儘
管
張
允
和
沒
有
讓
周
有
光
在
一
吻
中
消
除
﹁
他

的
罪
惡
﹂
的
目
的
，
但
張
允
和
芳
心
已
暗
許
了
，
留
下
很
好
的
印

象
。

︵︽
周
有
光
印
象
記
︾
之
七
︶

一輩子幸福
彥　火

琴台
客聚

根
據
檳
城
的
旅
遊
宣
傳
單
張
，
所

列
出
的
當
地
景
點
多
達
七
十
多
處
。

要
一
一
遊
覽
，
三
四
天
的
時
間
是
不

夠
的
，
因
而
要
有
選
擇
。
我
最
有
興

趣
的
是
，
參
觀
據
稱
是
全
世
界
最
大

的
﹁
玩
具
博
物
館
﹂
，
藏
品
多
達
十
萬

件
。第

一
天
駕
車
按
圖
索
驥
，
遍
尋
不

獲
。
後
來
向
酒
店
有
關
人
士
詢
問
，
才

知
道
已
搬
了
新
址
。
第
二
天
再
去
，
原

來
新
址
頗
為
偏
僻
，
接
近
檳
城
國
家
公

園
。
到

還
是
不
易
找
到
，
要
一
再
詢

問
鄰
近
商
店
，
方
能
到
達
館
前
。

檳
城
博
物
館
的
入
場
費
頗
貴
，
又
沒

有
老
人
優
待
，
每
人
要
二
十
五
元
馬

幣
，
折
合
七
十
港
元
。

這
個
博
物
館
原
是
私
人
藏
品
，
展
出

的
都
是
美
式
的
超
人
，
鬼
鬼
怪
怪
的
東

西
。
玩
具
有
大
有
小
，
加
起
來
大
概
是

有
幾
萬
件
。
但
遊
人
極
少
，
在
場
參
觀
的
連
同
我

們
，
只
有
四
個
人
。

離
場
時
剛
好
碰
上
該
館
主
人
駱
聯
清
，
是
一
位
退

休
工
程
師
。
年
輕
時
便
收
集
玩
具
至
今
，
更
建
館
以

公
諸
同
好
。

翌
日
再
去
看
﹁
戰
爭
博
物
館
﹂，
又
是
十
分
偏
僻
，

建
於
一
個
山
坡
，
原
是
一
個
廢
置
的
英
軍
砲
台
。

此
博
物
館
收
費
更
貴
，
每
人
三
十
五
元
馬
幣
，
攜

相
機
的
再
加
兩
元
，
要
入
廁
的
又
加
兩
元
。
友
人

說
，
我
們
只
用
一
架
照
相
機
好
了
，
那
位
售
票
的
婦

人
竟
口
出
惡
言
，
並
把
收
了
的
兩
元
馬
幣
大
力
擲

出
。
她
知
道
我
們
說
的
是
廣
東
話
，
便
用
廣
東
話
罵

人
。這

個
戰
爭
博
物
館
更
差
勁
，
根
本
沒
有
什
麼
陳
列

品
。
就
是
一
兩
尊
大
砲
，
一
條
暗
道
，
一
個
據
說
是

日
本
人
設
下
的
酷
刑
室
。
如
此
而
已
，
十
五
分
鐘
，

便
已
參
觀
完
畢
。

另
外
，
一
個
檳
城
禽
鳥
公
園
，
入
場
費
也
要
二
十

九
元
馬
幣
。
當
時
是
上
午
十
一
時
半
，
裡
頭
連
我
們

三
個
人
就
只
有
五
個
看
客
，
入
門
便
要
求
與
鸚
鵡
合

照
收
取
費
用
，
接

便
是
鸚
鵡
表
演
，
不
外
是
含

一
個
小
球
擲
進
球
籃
之
類
。
兩
位
外
國
人
看
了
一
會

便
走
了
，
我
們
也
覺
得
無
甚
看
頭
，
也
走
了
。
既
然

沒
有
看
客
，
表
演
便
提
前
結
束
。

三
個
收
費
景
點
，
遊
客
寥
寥
，
值
得
當
局
深
思
。
　

三個景點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電
影
的
故
事
是
如
何
構
成
的
呢
？
從
事
電
影
創

作
的
朋
友
答
我
，
是
不
同
角
色
按
其
性
情
作
出
的

不
同
抉
擇
。

以
剛
看
過
的
電
影
︽
謎
離
藥
謊
︾
為
例
︵
事
先

聲
明
，
我
將
揭
破
劇
情
，
想
看
此
作
品
的
朋
友
勿

讀
下
去
︶，
女
主
角
因
失
去
帶
來
美
好
生
活
的
丈
夫
，
選

擇
與
女
醫
生
串
謀
謀
殺
親
夫
並
陷
害
精
神
科
醫
生
，
衍

生
了
電
影
中
的
謎
團
及
陰
謀
；
被
陷
害
的
精
神
科
醫
生

則
寧
願
冒

失
去
家
人
的
危
險
，
也
要
還
自
己
清
白
，

於
是
因
他
的
抉
擇
，
最
終
帶
出
了
真
相
。

所
以
，
劇
情
是
否
好
看
，
在
乎
於
那
些
抉
擇
到
底
有

多
難
取
捨
，
也
憑

這
些
抉
擇
，
我
們
愈
了
解
戲
中
的

人
物
，
繼
而
對
之
產
生
同
情
、
憎
恨
或
共
鳴
等
等
多
種

令
我
們
愛
上
這
個
人
物
，
愛
上
這
部
電
影
的
情
感
。

俗
語
說
﹁
人
生
如
戲
﹂，
其
實
我
們
的
生
活
也
是
由
不

停
的
抉
擇
所
構
成
，
只
是
人
生
的
抉
擇
往
往
不
如
電
影
劇
情
般
來

得
濃
縮
和
明
顯
，
但
相
同
的
是
，
我
們
的
抉
擇
，
其
實
也
是
我
們

性
情
的
反
映
。

近
日
有
朋
友
為
轉
了
新
工
作
而
後
悔
，
皆
因
新
工
作
未
如
理

想
，
再
加
上
他
當
日
為
了
轉
工
而
犧
牲
了
花
紅
，
因
此
而
耿
耿
於

懷
。
我
給
他
的
意
見
是
，
你
應
該
為
自
己
的
抉
擇
而
高
興
，
皆
因

你
寧
願
犧
牲
金
錢
，
也
堅
持
追
求
理
想
，
那
是
一
種
高
尚
的
情

操
，
而
長
遠
來
說
，
一
個
有
理
想
的
人
，
絕
對
會
比
一
些
只
懂
得

追
求
物
質
的
人
獲
得
更
多
。
雖
然
新
工
作
未
如
理
想
，
但
那
不
過

是
暫
時
的
條
件
不
合
，
何
必
用
之
折
磨
自
己
？

不
少
人
總
愛
回
顧
過
去
，
然
後
慨
嘆
﹁
如
果
當
時
選
擇
了
A
而

不
是
B
就
好
了
﹂，
但
這
其
實
是
種
除
了
令
自
己
不
快
，
卻
又
一
無

是
處
兼
且
對
自
己
極
為
不
公
平
的
行
為
，
皆
因
就
算
你
當
時
真
的

選
擇
了
A
，
你
又
真
的
能
確
保
事
情
如
理
想
般
發
展
嗎
？
何
況
，

當
時
的
你
，
又
是
否
知
道
你
今
日
所
知
道
的
一
切
呢
？

所
以
除
非
是
牽
涉
大
是
大
非
，
否
則
人
生
不
過
是
一
個
又
一
個
無

法
比
較
的
抉
擇
，
與
其
追
悔
過
去
，
倒
不
如
明
白
自
己
當
時
已
經
在

有
限
的
條
件
下
，
作
出
了
最
正
確
的
抉
擇
，
然
後
好
好
活
在
當
下
！

抉擇人生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當
一
個
人
粗
魯
無
禮
時
，

我
們
常
常
教
訓
這
個
人
，
要

他
斯
文
一
點
。
斯
文
，
字
典

裡
的
第
一
個
意
義
就
是
指
禮

樂
教
化
。
我
們
說
的
斯
文

人
，
即
是
文
雅
的
人
，
是
讀
書

人
，
是
文
士
。
清
代
黃
遵
憲
有
詩

說
：
﹁
斯
文
一
脈
比
傳
燈
，
亦
賴

儒
僧
延
不
墜
。
﹂

但
是
，
我
們
看
看
如
今
的
社

會
，
甚
至
如
今
的
世
界
，
還
有
多

少
人
是
斯
文
的
？

台
灣
作
家
南
方
朔
在
︽
語
言
是

我
們
的
星
圖
︾
一
書
中
，
有
篇
文

章
的
題
目
就
叫
﹁
斯
文
：
內
在
心

靈
的
美
德
﹂。
他
在
文
章
中
追
溯

西
方
斯
文
一
詞
的
由
來
，
說
那
是
源
自

civility

，
而
我
們
把
這
個
字
譯
成
斯
文
，
但
演

變
到
後
來
，
西
方
有
了civil

society

這
個
概
念

時
，
我
們
就
譯
成
公
民
社
會
。
他
認
為
這
個

翻
譯
未
能
抓
到
真
正
的
意
思
。
　

他
說
：
﹁﹃
公
民
社
會
﹄
的
真
正
意
涵
，
乃

是
它
必
須
是
個
以
﹃
斯
文
﹄
為
前
提
的
公
民

集
合
體
。
沒
有
﹃
斯
文
﹄，
就
不
會
有
﹃
公

民
﹄
；
既
為
﹃
公
民
﹄
，
就
應
努
力
﹃
斯

文
﹄。
人
類
不
只
是
受
造
而
已
，
人
類
真
正
的

意
義
，
乃
是
它
可
以
創
造
﹃
斯
文
﹄
的
內

容
。
﹃
斯
文
﹄
是
人
們
在
行
為
與
美
德
上
對

自
己
的
擦
拭
與
精
煉
。
它
類
似
於
我
們
所
謂

的
﹃
禮
﹄。
當
政
治
沒
有
﹃
禮
﹄
來
支
撐
，
它

就
會
淪
為
無
事
不
可
為
的
野
蠻
遊
戲
。
﹂

南
方
朔
之
所
以
有
感
而
發
，
是
因
為
他
看

到
︽
華
盛
頓
郵
報
︾
的
記
者
巴
爾
茲
寫
了
一

篇
報
道
，
主
題
是
談
美
國
已
﹁
醜
，
而
且
變

得
更
醜
﹂，
說
的
是
美
國
政
治
裡
曾
經
存
在
過

的
﹁
斯
文
﹂，
已
經
蕩
然
無
存
了
。

反
觀
台
灣
和
香
港
的
政
治
發
展
，
是
否
也

已
﹁
斯
文
掃
地
﹂
了
？
因
為
無
禮
的
事
情
，

隨
處
可
見
，
隨
時
可
見
。
世
界
的
政
治
發

展
，
似
乎
都
朝
無
法
﹁
斯
文
一
脈
比
傳
燈
﹂

的
方
向
延
續
下
去
，
為
什
麼
？
因
為
搞
政
治

的
都
不
是
傳
統
的
﹁
斯
文
人
﹂
了
。

斯 文
興　國

隨想
國

除
了
強
調
﹁
社
群
媒
體
﹂
的
作
用
外
，

宇
野
肯
定A

K
B
48

的
最
大
論
據
，
就
是
站

在
她
們
反
映
出
民
主
化
的
參
加
型
遊
戲
之

魅
力
所
在
。
首
先
，
可
從
﹁
選
拔
總
選
舉
﹂

的
機
制
中
體
現
，
最
初
的A

K
B
48

成
員
是

由
秋
元
康
自
身
作
獨
斷
決
定
以
取
捨
，
後
來
在

粉
絲
社
群
中
出
現
此
舉
太
過
獨
斷
的
批
評
，
於

是
逐
漸
衍
生
成
現
在
大
規
模
由
購
買
唱
片
者
作

出
投
票
的
規
則
來
。

其
次
是
十
年
開
始
引
入
猜
拳
大
會
的
元
素
，

透
過
純
粹
靠
運
氣
的
猜
拳
遊
戲
，
從
而
決
定
出

新
單
曲
唱
片
參
與
成
員
以
及
主
唱
角
色
等
安

排
。
本
來
此
與
民
主
以
及
實
力
主
義
的
理
性
角

度
大
有
出
入
，
但
在
宇
野
的
詮
釋
下
認
為
提
供

了
﹁
下
剋
上
﹂
的
角
色
逆
轉
契
機
，
同
時
亦
以

此
作
為
她
們
身
處
現
實
殘
酷
競
爭
社
會
縮
影
的

具
體
反
映
寫
照
。

第
三
是
把A

K
B
48

視
為
一
個
大
型
遊
戲
的
試

煉
場
域
，
表
面
上
今
天
她
們
是
歌
手
，
但
實
際

上
將
來
各
人
在
藝
能
界
內
出
任
甚
麼
角
色
︵
司

儀
／
搞
笑
藝
人
／
女
優
／
女
模
／
聲
優
︶
仍
是

一
大
謎
團
，
於
是
從
根
源
出
發
就
好
像
秋
元
康

所
云A

K
B
48

正
是
﹁
實
現
夢
的
工
場
﹂—

—

而

粉
絲
的
樂
趣
正
是
一
同
參
與
這
場
未
完
成
的
育

成
遊
戲
，
透
過
支
援
吶
喊
而
介
入
真
人
版
的
﹁
人
材
育
成

遊
戲
﹂。
此
所
以
推
至
極
點
，
宇
野
得
出
以
下
駭
人
聽
聞
的

結
論
：
﹁
循
此
思
考
，
對A

K
B
48

的
樂
曲
不
濟
、
歌
唱
技

巧
欠
佳
、
跳
舞
馬
虎
等
批
評
，
應
該
非
常
清
楚
其
實
是
沒

有
任
何
意
思
的
舉
動
。
﹂

說
到
這
裡
，
看
來
大
家
都
不
得
不
拍
案
驚
奇
！
首
先
，

我
所
指
的
後
設
邏
輯
，
正
是
宇
野
一
直
採
用A

K
B
48

運
作

程
式
作
為
肯
定
論
據
，
問
題
是
模
式
從
何
時
開
始
逆
轉
成

為
﹁
引
爆
點
﹂︵T

ipping
Point

︶，
這
才
是
值
得
深
思
的
地

方
。
事
實
上
，
濱
野
智
史
提
出
以
﹁
長
尾
理
論
﹂
的
角
度

去
解
釋A

K
B
48

初
期
的
運
作
情
況
，
其
實
更
加
貼
近
現

實
。A

K
B
48

作
為
原
來
不
受
重
視
，
不
過
種
類
繁
多
︵
擁

有
不
同
隊
伍
及
支
部
︶，
加
上
提
供
服
務
的
總
量
又
夠
巨
大

︵
秋
葉
原
的
專
屬
表
演
基
地
︶，
於
是
總
收
益
仍
有
機
會
出

現
與
主
流
偶
像
匹
敵
的
局
面
︵
此
正
屬
長
尾
理
論
的
方
程

式
︶。
然
而
核
心
關
鍵
是
：
究
竟A

K
B
48

何
以
突
破
長
尾
局

限
？
如
果
﹁
社
群
媒
體
﹂
真
的
是
幕
後
的
最
大
推
手
，
那

麼
背
後
的
民
主
化
想
像
又
是
否
站
得
住
腳
？

民主化偶像魅力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佇在十字街頭，心頭忐忑，不知應該如何做出
最佳選擇？

每個選擇都可以是對的，卻也可能有錯。不論
走往哪個方向，都不曉得路上將遇到何事或何
人？左邊有路，右邊也有，前面是路，後面也
是，究竟朝往哪條路前行才叫正確呢？一顆心游
離失所，一雙腳趑趄不前，左右前後都為難，頃
刻之間茫然失措，到底我，應當何去何從？

終究得走下去，站在街頭一直等待永遠不會有
結果。可誰亦無法代為決定，咬咬牙，朝自己認
為最美好適當的那路上去，帶 一堆問號兢兢業
業往前走，未來是否如意如願？雄心和抱負能否
完成？眼看風光明媚絢爛多彩宛若植滿艷麗鮮花
的路，行行復行行之後，再優美的景致，多芳香
的玫瑰，至終變得普通尋常。時間不斷淘洗人的
記憶，經一番長途跋涉，便為當初的選擇後悔、
痛苦，甚至遺憾。總以為初時另選一條路，肯定
換來無怨無悔的快樂。

事實是不管哪條路，沒有誰不是在得與失、成
與敗之間浮沉和掙扎。縱然所有的選擇皆自心所
願，然而，一旦出現苦楚和悲傷，不肯自己負
責，下意識推諉成被逼。

是誰強迫？情勢？或人？再不甘，再不堪，該
擔當的也非他人。無奈之餘，只好苦笑感慨：為
何人生必須有選擇？美國詩人弗羅斯特在《未選
擇的路》早就告訴我：黃色樹林裡分出兩條路/可
惜我不能同時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佇立/我向
一條路極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叢林深處/但我卻
選擇了另外一條路/它荒草萋萋/ 十分幽寂/ 顯得
更誘人/ 更美麗/雖然在這兩條小路上/都很少留
下旅人足跡/雖然那天清晨落葉滿地/兩條路都未
經腳步污染/啊！留下一條路等改日再見/但我知
道路徑延綿無盡頭/也許多少年後在某個地方/ 我
將輕聲嘆息將往事回顧/一片樹林裡分開兩條路—

—/我選擇了人跡更少
的一條/從此決定了我
一生的道路/恐怕我難
以再返回。

不盡人意，對或錯
都已無法回頭再來，
時刻提醒自己，一開
始就得謹慎小心。從
沒 想 過 有 迷 路 的 時
候，性格具有迷糊而
膽小的弱點，每次出門之前，用心努力做了最周
全的規劃和準備。聽 頗具安全感，行李和心理
的負擔卻比同團的別人來得更沉重不堪。這次僅
只是偶爾的衝動，小心翼翼的我居然迷了路，並
獲得衝動永遠帶來的同一結果後悔和懊惱。

宿處附近是個小公園，旅遊車經過時，一園碧
綠蒼翠的茂盛大樹，在陽光和月光下發出誘人的
光彩。人站在枝椏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大樹下，得
到的庇蔭宛若被人疼愛和保護，開始想像在被陽
光過濾的樹影下悠閒漫步的美好。好奇追問導
遊，他聳聳肩膀，輕描淡寫，不過是住宅公園，
很一般，不出名，更沒旅遊團特地到那裡觀光。

「那些樹，那些是什麼樹呢？」我被那深碧淺
綠的濃蔭深深地誘惑了。

「啊！荔枝樹。」導遊說：「現在不好看，要
等果實成熟才叫漂亮。」

一樹亮麗的艷艷絢紅，襯 繁茂的青翠葉子，
光是想像也感覺那耀眼對比的燦爛奪目。

年輕時外出旅遊，幻想將所有聞名景點都走完
才甘願，倘若時間不足，起碼拍幾張照片作為紀
念也是好的，至於那聞所未聞的地方，不放心
上。

假如那小公園有一棵當年進貢給楊貴妃的荔枝
樹，身份便又不同；可是無名小公園在車子走動

時紛至沓來的深翠淡綠，恆在
心中徘徊不捨離去。

離去的早上，導遊安排吃早
點，交代十點鐘從酒店出發去
機場。行李早已收拾，簡單早
餐吃過，念頭一生，壓抑不
下，自個兒溜出去。感覺是宿
處向左拐彎，走兩分鐘，見交
通燈過對面往右直行便達目的
地。這一張是每天旅遊車出門
和回酒店時，我暗暗在心裡畫
的地圖。

車子很多，空氣頗髒，熙攘
擁擠的行人擠 肩膀，電單車

得理不饒人，貼 耳邊呼嘯而過。為自個兒安全
起見，幾次都貼 牆走路。路兩旁擺賣古董和玉
器的販者一見人經過，急忙招呼：「看一看吧，
看一看，是好東西呢！」

不敢停下，擔心遇到糾纏不清的人。依循心中
的地圖走，過了交通燈步行十分鐘後，心中的公
園仍未出現。停在一服裝店問售貨小姐：「我要
到種滿荔枝樹的小公園，你知道怎麼走嗎？」

售貨小姐以奇異的眼神看我：「這兒沒這樣的
公園。」

我目瞪口呆。每天路過，一個星期來看得清清
楚楚，她卻說這公園不存在？

她叫喚同事：「小王，這小姐要找植滿荔枝樹
的公園，我們這兒哪有？」

小王點頭：「你搞錯吧？」
看腕表已九時二十五分：「那沒關係，我要回

雅士酒店應朝哪個方向？」
兩位小姐面面相覷：「這裡沒有雅士酒店。」

小王轉頭問同事：「你聽過嗎？雅士酒店？」兩
個人一起搖頭。恐懼浮上胸間，開始發冷，腦海
一片空白。十點鐘一到，旅遊車等不等我呢？飛
機不為遲到的乘客延時起飛吧？

「你們─你們─不要嚇我。」一句話，我分三
段說出來。

「真的。」語氣誠懇：「這裡沒荔枝公園，也
沒雅士酒店。」

「那我每天經過的公園⋯⋯還有，我究竟住在
什麼地方？」她們回答不出我的問題，以同情的
眼光注視我。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話語裡顯示出手足無
措，惶悚的我哭了。

「喂！怎麼啦你？」和我同住的團友過來叫
我。

然後我就醒來，摸到淚濕的枕頭。
「待會兒把行李拿到門外，就回家了。」團友

沒追問我哭泣原因，她以為我想家了吧。
幸好是夢中迷路。循 世俗的眾人足跡，縱然

淺薄鄙陋或庸碌平常，卻才是安全所在，任性妄
為的下場是對自己的傷害。

年輕歲月裡首次出國旅遊，做過這樣一個充滿
警惕性的夢，膽怯的人更加膽小，往後日子果然
平安無事，生活平淡無奇。只不過因此不知道什
麼叫「意外的快樂」罷了；從此再也沒有心裡畫
地圖這回事。

走過大半生，多數人對自己當年選擇的路，萌
茁後悔的苗。

最近有朋友在將近退休的年齡，選擇改換工作
環境。我詫異他難道不擔心莫測的未來道路崎嶇
曲折嗎？本來日子安靜，生活穩定。許多人爭先
恐後，前赴後繼，願意以一生來換取的，他已獲
得，如今他逸出常規，打算離經叛道。

一條路的選擇是另一條路的捨棄呀。
「你捨得嗎？」在我的問題的背後是欽佩。
他沉吟，然後說：「要離開，確實有許多牽

掛，但要是不走，我的一生，就這樣過去了。」
放下就是獲得，多少人因為放不下，結果寸步

難行，最後讓後悔的幼苗長成蒼天大樹。
朋友決定走向不同的人生旅程，我衷心祝福，

對他即將要去尋找全新人生的勇敢，我滿心羨
慕。

看 自己開車的朋友，漸行漸遠的車影，我真
想，再一次，在心中畫張地圖。　

■依循心中的地圖前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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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地圖

張
衛
健
與
胞
弟
張
衛
彝
於
二
○
○
六
因
錢

決
裂
，
當
時
張
衛
彝
即
時
向
我
爆
料
做
了
個

詳
細
的
獨
家
訪
問
。

訪
問
沒
播
出
，
亦
從
未
將
事
件
向
外
揭

露
，
清
官
難
審
家
庭
事
，
其
實
在
採
訪
生
涯

中
，
有
些
料
我
是
不
屑
去
爆
的
，
張
氏
兄
弟
反
面

事
件
是
其
一
，
我
爆
料
是
有
原
則
的
。

二
○
○
六
年
張
衛
彝
患
上
抑
鬱
症
，
張
衛
健
認

為
胞
弟
不
再
適
宜
擔
任
其
經
理
人
及
管
理
兩
人
共

同
擁
有
的
現
金
和
房
產
，
要
胞
弟
全
部
歸
還
，
每

個
月
給
他
三
萬
元
生
活
費
，
給
他
住
在
一
間
地
處

偏
僻
的
獨
立
屋
，
所
有
家
人
與
他
斷
絕
往
來
，
及

嚴
限
張
衛
彝
要
定
期
見
醫
生
服
藥
。

張
衛
彝
為
此
激
動
向
我
爆
料
數
臭
張
衛
健
，
見

他
情
緒
不
穩
定
，
便
先
訪
問
他
作
安
撫
，
當
時
早

已
決
定
不
會
播
出
訪
問
聲
帶
，
並
囑
節
目
助
理
將

訪
問
聲
帶
複
製
在
光
碟
上
作
紀
錄
後
，
馬
上
將
聲

帶
在
電
腦
刪
除
，
所
以
不
論
張
衛
健
有
沒
有
來
電

哀
求
勿
播
，
結
果
都
是
不
會
播
，
原
因
是
：
一
、

張
衛
彝
在
情
緒
不
穩
及
服
藥
狀
態
下
做
訪
問
，
表

達
能
力
或
受
影
響
，
不
想
乘
人
之
危
。
二
、
訪
問

內
容
極
具
殺
傷
力
，
會
帶
來
兩
個
效
果
：
一
是
張

衛
健
形
象
盡
毀
，
實
在
不
想
香
港
少
了
一
個
有
表

現
的
藝
人
；
二
是
兩
兄
弟
會
因
此
打
官
司
，
從
此

沒
和
好
機
會
，
跟
他
們
倆
非
常
熟
絡
，
實
在
不

忍
。
三
、
我
跟
張
母
素
有
交
情
，
時
有
相
約
飲
茶
，
不
忍
心

見
她
傷
心
。

張
氏
兄
弟
反
目
後
，
張
衛
彝
仍
與
我
保
持
聯
絡
，
我
鼓
勵

他
獨
立
振
作
，
做
出
好
成
績
，
為
自
己
爭
口
氣
，
還
替
他
寫

信
推
薦
他
到
澳
洲
唸
書
，
但
他
因
經
濟
困
難
，
只
唸
了
兩
、

三
個
月
便
回
來
。

及
至
二
○
○
七
年
尾
，
張
衛
健
失
信
於
我
，
知
情
者
都
以

為
我
會
爆
此
料
來
報
復
張
衛
健
。
我
不
會
，
因
為
我
不
屑
。

張衛健兄弟反面事件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